
試説南公與南宫氏

李學勤

　　在隨州文峰塔曾侯■（以下借用“與”）編鐘出現之後，有關學者都注意到周朝

歷史上的南宫氏的問題。 對於該編鐘，我已有小文《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》作

了初步討論， 〔１〕但未能就南公與南宫氏多作探討，這裏想對這一方面試作進一步

的討論。

（一）典籍中的南宫括及其族氏

南宫括之名，最早是見於《尚書》中的《君奭》。 大家熟悉，《君奭》一篇是周成王時

周公對召公的談話。 周公講到“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，亦惟有若虢叔，有若閎夭，有

若散宜生，有若泰顛，有若南宫括”，五人是文王時的重臣。 周公又説：“武王惟兹四人

尚迪有禄，後暨武王誕將天威，咸劉厥敵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，丕單稱德。”虢叔已

死，其餘四人武王時仍係重臣。

典籍中涉及南宫括的一些零星記載，大都與《君奭》相合。 例如《國語·晉語四》

云文王“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，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宫”，韋注“南宫，南宫适”，與其文王

重臣身份相符。 《尚書大傳》説“散宜生、南宫括、閎夭學於太公望，遂見西伯昌於羑

里”，“文王以閎夭、太公望、南宫括、散宜生爲四友”，則雜有戰國以下傳説的成分，未

可盡信。

《墨子·尚賢下》“武王有閎夭、泰顛、南宫括、散宜生而天下和、庶民阜”，也與《君

奭》一致。 《史記·周本紀》則載有武王克商時南宫括的行事：“命南宫括散鹿臺之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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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李學勤： 《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２０１４年第４期。



發鉅橋之粟，以振貧弱萌隸”，又“命南宫括、史佚展九鼎保玉”。 其説本於《逸周書·

克殷》，而後者傳本分别作“南宫忽”和“南宫伯達”，孰是孰非，學者迄無定論， 〔１〕但從

人物地位看，似乎應以作“南宫括”爲合理。

關於南宫括的歸宿以及他的後裔，古書罕見記載。 《尚書·顧命》叙述康王繼位

時事，當時有南宫毛（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作“髦”），注釋以爲是南宫括的後人，爲宿衛

武臣。 〔２〕他同南宫括究爲怎樣關係，不得其詳。

實際上，南宫氏這一世族在周王朝是長期存在的。 直到春秋晚期，《左傳》昭公二

十三年（公元前５１９年）有南宫極，杜注云爲“周卿士”，該年八月死於地震，次年又有

其子南宫嚚，和父親一樣是作亂的王子朝一黨。 隨着王子朝的失敗，南宫氏一族也就

完結了。

（二）南宫氏與周王室的關係

從西周金文，我們知道南宫氏屬於姬姓。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５２８１簋

銘云：

南宫倗姬自作寶■■簋。

倗即■，已證明是媿姓， 〔３〕因而南宫氏無疑是姬姓。

姬姓的南宫氏和周王室有什麽關係，這要從“南宫”之所以得氏説起。 王國維先

生的名文《明堂廟寢通考》曾引《儀禮·喪服傳》有四宫“昆弟之義無分，故有東宫，有

西宫，有南宫，有北宫，異居而同財”， 〔４〕當時習慣即以所居宫寢稱居住之人。 衆所習

知的如《詩·碩人》有“東宫之妹”，毛傳云“東宫，齊太子也”，疏言：“太子居東宫，因以

東宫表太子。”在金文中，類似的實例很多，如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２８３８曶鼎和４０４７簋的

“東宫”，５４３３、６００９效尊、卣的“公東宫”，５３４０、９４２７尊、盉的“西宫伯”，２６２９鼎的“辛

（新）宫”等，不能遍舉。 南宫的得氏，性質應該也是如此，可以看出與王室有一定的親

屬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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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看黄懷信等： 《逸周書彙校集注》第３５７—３５９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。

參看顧頡剛等： 《尚書校釋譯論》第１７３７—１７３８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。

李學勤： 《绛縣横北村大墓與■國》，《中國文物報》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０日；又收入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，商務
印書館２００８年。

王國維： 《觀堂集林》第８１頁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。



過去我曾討論過隨州季氏梁出土的兩件春秋時的戈， 〔１〕乃同人所作，銘文分

别爲：

穆侯之子西宫之孫，曾大工尹季怡之用。

周王孫季怡孔臧元武，元用戈。

當時説明，西宫是曾穆侯之子，季怡是西宫的後人，乃是曾國的公族，他自稱 “周王

孫”，“這只在一種條件下才有可能，就是説曾侯本來便是周王的宗支，……曾的確是

周朝分封的同姓國，並且和王室有較近的血緣關係。”現在得知曾國的始封者爲南宫

括，便證明了南宫括本人的身份。

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證明，就是文峰塔 Ｍ１出土的另一組曾侯與編鐘，器主自稱“余

稷之玄孫”。 〔２〕后稷爲周王室的初祖， 〔３〕他的裔孫同王室的關係不言而喻。

（三）南宫括子孫的譜系

仔細考慮典籍和金文的材料，我們不難看出南宫括的後裔分爲兩系。 一系留於

周王朝，歷代多居顯職，稱南宫氏；另一系爲曾國諸侯，遠在江漢。 這種情形，和周公

封魯，長子伯禽赴曲阜就國，次子君陳留在王朝，襲周公世爵，是基本一樣的。 根據近

年的研究，大家知道如召公封燕、太公封齊，也都採取類似的模式。 〔４〕

南宫乎鐘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１８１）銘文有“先祖南公、亞祖公仲必父之家”，這是王

朝南宫氏的最前兩代。 南宫氏的第三代，則如黄鳳春等先生所説，是著名青銅器大小

盂鼎的器主盂。 〔５〕大盂鼎銘云“用作祖南公寶鼎”，小盂鼎銘云“用作□伯寶■彝”。

“□伯”當係南公未嗣位而卒的長子，揣想他們的關係是這樣的：

南公 □


伯


　

 公仲必父 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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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學勤： 《論江淮間的春秋青銅器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８０年第１期；又收入 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，文物出版社

１９９０年。

凡國棟： 《曾侯與編鐘銘文柬釋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２０１４年第４期。
《史記·周本紀》。

李學勤： 《論西周王朝中的齊太公後裔》，《煙台大學學報》２０１０年第４期；又收入《三代文明研究》，商務
印書館２０１１年。

黄鳳春、胡剛： 《説西周金文中的“南公”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２０１４年第２期。



南公即南宫括自文王時入仕，輔佐武王克商，到成王初營建曾國，其齡已老。 公

仲必父當在成王較晚的時候襲位，而盂於康王二十三年嗣爵，二十五年伐■方，已屬

康世之末，他的主要活動應在昭王時，下面還將提到。

（四）昭王時的南宫

河南平頂山薛莊鄉應國墓地出土的柞（胙）伯簋，銘文云：

惟八月辰在庚申，王大射在周，王命南宫率王多士，師■父率小

臣。……

我有考釋， 〔１〕説明“多士”即王朝衆臣，率領他們的南宫爲主管射政的司馬之職。 我

還提到簋銘所叙是昭王時事，南宫其人又見於北宋時孝感發現的所謂“安州六器”和

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出土的■甗。

■甗記“惟十又二月王命南宫伐虎方”，“安州六器”内的中方鼎也有“惟王命南宫

伐叛虎方之年”，該年可推定爲昭王十八年。 〔２〕到十九年，“六器”里的觶説：

王大省公族于唐，振旅，王錫中馬自厲侯四■，南宫貺。……

表明南宫於昭王南巡時隨行，並且到達了今隨州西北的唐國。 他的行事，都與司馬的

職任相符。

我認爲，這裏的南宫有可能就是南宫氏第三代的盂。 由大小盂鼎銘文看，盂的職

官正是司馬。 〔３〕前已説到，盂在康王末年始任，至此只約二十年，仍然在職是合理

的。 他所以在昭王經略南方的活動中起重要作用，或許和曾國與南宫氏同出一源這

一點有關。

這裏要附帶説明一下，西周文獻以及青銅器銘文中屢見南氏，例如宣王時的南仲

等，南氏是否南宫氏的省稱，還需要有明確的論證，在此暫置不論。

《禮記·樂記》載周朝的《大武》樂章：“始而北出，再成而滅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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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國是疆，五成而分周公左、召公右，六成復綴以崇。”可見向南方的發展是周初的大

事。 南宫括的封於曾國，是其中一件重大舉措，可惜曾國的歷史大多湮没，現有傳世

典籍不能充分體現其關鍵地位，希望今後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能够爲大家揭示更多的

真相。

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稿

１２月９日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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